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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车轮转动千年，爱国也便
沉淀为一种文化。

爱国文化的醇香越来越浓，我不
禁陶醉其中。

何为爱国，只要你爱，你就知道。
热爱自己的国家就叫爱国。

做好份内工作，哪怕细枝末节，也
是一种爱国。

我们处在一个和平的国家，没有
理由不爱国。

高手过招，看似招招拆借，实则攻
守双方内力比拼。

大国博弈，看似点到为止，实则针

锋相对考验实力。
富强不是靠喊，而是步步脚印奋

斗出来的，爱国浸润在行动中。
奋斗不在形式，而在于走出内心

舒适区，靠压力激发澎湃动力。
多少个瞬间，为祖国热泪盈眶，内

心的骄傲不自觉的洋溢。
多少个日夜，挥汗如雨，奋斗就是

普通人最好的爱国诠释。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爱国不拘泥

于形式，而是时刻留在心底。
爱国不必刻意，只要向着美好的

生活，走过的路永远是回家的路。

何为爱国
◎ 郭迎春

暮霭沉沉的傍晚，夕阳尽情的向
大地倾诉着余辉，白云也褪去了纯净
的外衣被晕染成了金黄，白昼就这样
随着天空的颜色趋向了尾声。

“可以结账了吧。”
“对呀，都这个点儿了，没人办业

务了，结账吧。”
指针指向4:50分，押款车即将抵达

网点，营业室里开始有了营业终了前
的骚动。

“您好，请问还可以转账吗？”询问
声打破了柜员们结账的节奏。眼前的
一幕让人有些惊讶，一位30 多岁的女
士拿着几张表格，匆匆忙忙地走进信
用社，而在她的身后，跟着浩浩荡荡的
二三十人，瞬间就挤满了营业厅。

“不好意思，我是 XX 房地产的会
计，这些是我们工地上的工人，他们明
天早上都着急回老家，又说带现金不安
全，我要把工资给他们转过去可以吗？”

柜员们了解情况后，“农民工工
资”这五个字就像是一股流动着的信
念，突然倾注到每个人体内化成了正
义感。

“行，没问题，把表递进来吧。”柜
员们明确了分工，和时间赛着跑。

5:15 分，所有工资发放完毕。此
时，松了一口气的柜员们一边儿结着
账，一边儿向等待已久的押款员们赔着
不是。

款车走了，发工资的会计也走了，
可是营业室里的农民工兄弟们却一个
也没走。

“您帮我查查到账了吗？我这没有
短信也不知道打进来了没有。”

“大家别急，咱们有用微信的，可以
搜索‘河北农信’公众号，把您的卡绑定
后就可以免费自助查询余额了；不会用
微信的，可以到柜台或者ATM机上查
询，我们转款时工作人员都是细心比对
过的，请大家放心。”

嘈杂声慢慢变小了，柜台和 ATM
机传来了滴滴地划卡声，大厅里手机的
提醒声此起彼伏，微信银行也在扮演着
它掌上银行的角色。

“到了到了”“我的也到了”“……”
6点整，农民工兄弟们拿着卡心满

意足地走了，柜员们也都收拾妥当走出
了营业室。

“怎么了老王，加班还这么高兴？”
几个加班的人相视一笑，踩着暮

色，回家了。

加班也很快乐
◎ 付金秋

篮球架子后面老房子屋顶的瓦片
揭掉了！

尽管拆迁是早晚的事，骤然看到，
仍不免一惊。

篮球架已经很老了，两根水泥柱
子，中间横着钉几块木板，挂个篮球
框。风吹日晒，铁钉锈蚀，最上边的一
块木板已经要掉下来了。

篮球架与梨树紧挨着，一起立在
老房子东南侧的晒场上。梨树不太
高，主干也只超过篮球架半米，所以严
格起来讲，应该是梨树旁的篮球架。

老房子离我的住处不远，出小区
东门向北几十米，过一个十字路口，再
走上两三百米就到了。得空散步，我
总忍不住前往，逗留会儿，瞥上两眼。

晚风吹得马路东侧红星河畔的杨
树沙沙响，有大喜鹊在忙着觅食、衔枝
筑巢；马路西侧，是大片的田地。仅一
户人家，老房子、梨树、篮球架就这样
孑然地立在夕阳里。

梨树与篮球架靠路边，前面是晒
场，后面是菜地。菜地不大，但菜蔬不
少。初夏，蚕豆秸秆秃了叶、枯了豆
角；玉米苗窜个儿，已经有一尺来高
了；豇豆沿着竹架向上牵了藤；葱、蒜
结了果；番茄开了花；紫茄秧子尽然也
挂了小纽儿……边上长着艾草、桂花
树、橘子树，橘子树也已经挂了乒乓球
大的圆溜溜的青果。

向后，隔着小径就是屋子。主屋两
间，里间卧室，外间厨房。挨东墙搭着
农具杂物间，挨西墙砖砌了茅房、猪圈。

没有猪，只有两只小狗、一只猫，
还有一个老人。傍晚，里屋有时灯亮
着，有老友来了，谈闲、打牌；有时黑
着，两只狗在篮球架下追逐打闹，老人
在晒场上翻玉米、碾稻子。

稻子是菜地前水田里长的。一亩
水田，两茬作物，油菜割了种水稻。“够
自己吃了，还能送点儿菜籽油、新米给
孙子。”老人说。这是老宅地，儿子媳

妇家就在那边，老人停下活计，手向西
一指。有点逆光，隔着连片田地，一里
开外，是几幢已经盖好的小高层住宅，
后面还有在建的楼盘与塔吊。篮球架
呢？篮球架是给孙子安的，孙子喜欢
打篮球，放了假才来。打球累了渴了，
树上摘个梨，衣角一擦就啃。原来如
此！老伴呢？“老伴在前面田里。”顺着
他手指的方向，收割后的油菜地里有
座隆起的坟，坟上长满了杂草和一棵
高高的柏树。

坟，估计也快迁了，土地征用。公
墓离得不远，附近也有人家为了省钱，
将坟偷偷迁到红星河畔绿化带里侧。
老伴的坟咋办呢？我没问。领了拆迁
补贴，老人很快能与儿孙一个屋檐下
生活了。

但是，篮球架与梨树又怎么办
呢？还有那些温暖地守候与等待，我
倒是想提。然而，也只是嘴唇嗫嚅了
一下，话，还是咽了回去。

篮球架下守候依旧
◎ 张明华

高考岁月
◎ 张 虎

又是一年毕业季，今年高考刚刚
过去。高考是漫漫人生中的一次重要
挑战，无论是伤过痛过哭过激动过悔
恨过，都帮助我们长大。

但仔细想来，高考过去这么多年，
我总是忘不了它，常常梦见自己又高
考了，一再从梦中惊醒。在日常的学
习中，每当感到困难与厌烦时，就会想
到高考，一想到高考，马上感觉眼下不
算什么，还能有高考累和苦吗？

我是在1987年，全国恢复高考制
度第十年参加高考的，当时就读的是
省内一所重点中学。能考取这所中
学非常不容易，特别对于我而言，因
为我的初中是在一个偏僻的乡镇中
学毕业的。

那时学习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好，
压力也没有这么大，懵懵懂懂的我，初
中阶段好像也没下太大的苦功夫，但
令人高兴的是成绩一直不错。

我当时目标是想考县中，没想到
后来被市中录取，超越一级，出乎我的
意料，也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在大家的掌声中，我高高兴兴地
去报到，但同样也没想到，等待我的是
三年的艰辛与酸楚。

从高一开始，尽管自己很努力，早
起晚睡，中午不休息，但我的各门功课
成绩都不好，有的甚至比较差，与初中
阶段的情况正好相反。现在回想起
来，我落后的情况很正常。由于乡镇
中学的竞争小，自己的知识面窄，学习
的灵活性差，一旦到重点中学，和其他
高水平的同学比，自己当然好不了。

当时高考是在七月。当最后一
场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放下笔的那
一刻，我如释负重，感觉不管结果如
何，我对得起自己，不会后悔，因为我
尽力了。

之后整个暑假，我没碰书一下，更
不用说看书，似乎和书有仇，一直在帮
父母干农活儿。由于一直异地读书，农
活儿做得少，觉得愧对辛劳的父母，所
以假期中，我话说不多，但干得疯狂，好
像要把过去少做得都集中补回来。

经过悠悠两个月的期待，我终于
拿到自己的录取通知书——一所大中
专学校的通知书。

那张看似单薄的通知书，它改变
了我的人生。我的户口由农村转成城
市，实现飞跃。“匆匆那年”，我就这样
走过。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当年开学报
到的时候，我独自一人，带着通知书，
背着行李，走出村头，待坐上公共汽
车后，我透过窗户，一直看那熟悉的
村子，车子渐行渐远，而我的目光始
终没变。

工作之后，我通过自考，获得了本
科学历和学士学位，弥补当年没有考
上本科的缺憾。再后来，通过函授，顺
利地拿到硕士学位。

所以我一度认为高考，没有那么
重要，“一纸”定不了终生。即便失败
了，也没啥大不了的。

人生不止一次高考，只要你坚持，
春天会再来，鲜花会再开。

生活向我们扔地每一块石头，我
们都可留着，未来做建高楼的基石。
高考，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又很重要。

母亲是个农民，她一生钟爱着土
地，亦如疼爱她的儿女，土地也钟情于
母亲，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小时候，父亲的身体不好，家里的
光景很是艰难。照料生病的丈夫、抚
育年幼的子女、操持全家的生计……
生活的这些担子落在母亲一个人肩
上。农忙时，下地种田、割麦插秧，毫
不逊色一个男劳动力；闲暇时，养鸡喂
猪、开荒种菜，些许补贴补贴家用，日
子过得紧巴巴的。

千禧年后，国家大力倡导新农村
建设，“乡村振兴”的美好图景，让亿万
农民备受鼓舞，也为农民们提供了广
阔的发展舞台。对家乡和土地充满着
眷恋的母亲迎着乡村振兴的浪潮也萌
生了搞草莓种植的打算。看着乡邻们
凭借着种植草莓脱了贫、致了富，把日
子过得红红火火，苦于没有本钱的母
亲心急如焚。带着一丝希冀，母亲走
进了信用社，靠着良好的信用和勤劳
能干的口碑，信贷员很快为母亲发放
了3万元农户信用贷款。

架大棚、搭钢架、买化肥、育草莓
秧……母亲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看

着草莓大棚里一排排碧绿的草莓秧，
一颗颗鲜红欲滴的草莓，母亲饱经沧
桑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随着城镇化建设加快，家里的土
地被征收修建了高铁，母亲曾经挥洒
半生汗水的土地上架起了南来北往连
通全国的交通网。母亲的户口由“农
业”变成了“农转非”，政府为其办理了
养老保险和失地农民补助，母亲每个
月可以拿着银行卡去当地农商银行领
取固定的补贴。母亲笑着说自己现在
也算是拿“退休工资”的半个工人了，
终于能享享清福了。

虽然有了固定“工资”，但是跟土
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她跟土地有着深
厚地感情，为此，母亲在住所院子旁边
的一小片地里，种上了南瓜、玉米、萝
卜、大白菜、土豆、葱、蒜……每当回
家，母亲总是大包小包的给我装得满
满地。

母亲的身上展现了中国广大农民
的品质，勤劳、质朴、善良。母亲也是
幸运的，她赶上了新中国成立，赶上了
改革开放，赶上了新农村建设，赶上了
乡村振兴，赶上了一个美好时代！

眷恋土地的母亲
◎ 张翠翠

说到央行，都知它是各国中央银行
的简称。而这里，我要说的却是我国的
中央银行,也就是中国人民银行。说起
它与山西的关系，还有一些令人怀念的
渊源。

说到中国人民银行在山西的事儿，
还得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抗日根据地，在山西建立的上党银
号、冀南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和兴县
农民银行说起。

上党银号：1937年中共太岳特委
创建了太岳抗日根据地。次年8月在
山西省沁县南沟村建立了上党银号，后
迁往沁县郭村。并于当年冬在晋东南
地区设立了长治分号、辽县分号和沁县
分号。1939 年夏，日军占领沁县县城
后，上党银号又从郭村先后转移到沁县
城北的马服、圣王沟、北集、李家沟一
带。当年秋，日军进行大扫荡，上党银
号及其沁县分号随领导机关转移至沁
源县李城村附近的红石崖沟，与日军遭
遇，账簿资料尽失，沁县分号被打散。

同年10月15日，冀南银行在黎城县小
寨村成立后，上党银号并入冀南银行。

冀南银行：1939 年 10 月 15 日，山
西第五行政公署在黎城县小寨村创建
冀南银行（后移至黎城县西井村），并在
阳城设立了太岳区行，下设4个分行；
在太行区设立了5个分行。1940年又
在冀南区和冀鲁豫区设立了县支行，后
因边区各项经济事业的发展及对敌经
济斗争的需要，在支行以下设立了兑换
所，打击伪钞，收兑各地土票杂币。
1945年12月，冀南银行移至河南省武
安（现归河北省管辖），在河北涉县设立
了太行区行，下设5个分行。1948年10
月1日，冀南银行与晋察冀边区银行合
并组成了华北银行。

晋察冀边区银行：1938 年 3 月 20
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在山西五台
县石嘴村创建了晋察冀边区银行，当年
秋天，因战争环境变化迁到河北省阜平
县。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
后，迁往河北省张家口市。1946年10

月，国民党军队侵占张家口后，返回河
北省阜平县。1948年10月1日，晋察冀
边区银行与冀南银行合并组成了华北
银行。

兴县农民银行：1937年8月，曾参
加过辛亥革命的山西兴县黑峪口村人
刘少白，经王若飞、安子文介绍秘密加
入中国共产党（公开身份是开明绅
士）。次月，他根据党的指示和抗日战
争的需要，以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名义
在山西兴县城内孙府前的一个院子里
创建了兴县农民银行。1940年5月10
日，晋西北行政公署将兴县农民银行改
组为西北农民银行，后又在二、四、八分
区及兴县等地设立了兑换所，在晋西北
各专区、各县设立了分行或兑换所以及
碛口分行。1942年，西北农民银行并入
晋绥边区贸易局。1946年5月，晋绥边
区贸易局与西北农民银行分设。1948
年12月1日，西北农民银行、华北银行
与1938年设在山东掖县的北海银行合
并组成了中国人民银行。

山西与央行的历史渊源
◎ 柴金胜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西南部
地区人们都有抽旱烟的习惯，我的父
亲也不例外。

那个时候，乡下人抽的旱烟大多
是自家种植的，因为计划经济时代卷
烟加工厂少，难以买到卷烟，而且卷烟
价格不菲，很少有人买得起，农村没有
人抽卷烟，所以只有抽自己种植的旱
烟，抽不完还可以拿到集市上去卖。

那时，抽旱烟是需要工具的，人们
把这种工具称之为“烟斗”。最简易的
烟斗就是一个长约 4-5 寸的竹筒，将
旱烟裹成卷后揍进竹筒的一端、点燃，
用嘴含住竹筒的另一端就可以抽了。
当然，有的人抽旱烟用的烟斗就很考
究了，有木制的，也有铜制的、铝制的，
那样的烟斗小巧精致而上档次。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用得是子弹壳
自制的铜烟斗。记得我读小学二年级

时，临近期末，贫困家庭的学生都可以
申请减免学费，虽然那时每学期的学费
只有1.5元，但减免了也可以减少家庭
一点儿负担。就在那年冬天的一个夜
晚，晚饭后，我们一家人围坐在饭桌旁，
父亲教我写减免学费的申请，在写“费”
字时，我突然不知道怎么写。于是他举
起手中的烟斗当头给了我一下，在一旁
的母亲心疼地说：“那么硬的东西，怎么
能打他的头部呢？”母亲却不知道，父亲
是将它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虽然他用
手在打，但心里却在疼。然而，也正是
那一烟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使我
后来知道了该如何用心学习，读书写
字，成长成才，不辜负父母的期望。

在我们老家，过去有“烟斗下面出
好人”的说法，就是说，师父向徒弟传授
技艺，如果徒弟愚笨，屡教不会，就要挨
烟斗。为了让我练得一手好字，父亲总

是在一些用过的作业本背面，用钢笔写
上一些红笔字，或者用一些废旧的报纸
写上一些红色的毛笔字，要求我用墨笔
一笔一划地临摹，如同要求我堂堂正正
做人一样。而父亲总是在旁边握着烟
斗，“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盯着我，我
不敢开一点儿小差，生怕稍有不慎摹错
字而挨上一烟斗。那小小的烟斗也成
就了我后来写得一手好字，这也许就是
严父慈母的良苦用心吧！

后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了大
巴山的山山水水，市场经济日趋活跃，
抽卷烟的人越来越多，抽旱烟的人就
越来越少了，父亲也渐渐不抽旱烟了，
烟斗也逐渐退出了父亲的生活，消失
在岁月的烟尘中，但父亲的烟斗却在
我的记忆中永远挥之不去。

父亲的烟斗，是时代的标志，也是
岁月的记忆！

难忘父亲的烟斗
◎ 周依春

去年的这个夏天，父亲西归。我
在清理他的遗物时，找到一本黄色的
农保存折，信用社签发的一本通存折，
还有几行就满了，就要换存折。可是，
我的父亲却永远不能更换存折了。

看着这本存折，心事浮沉。有一种
柔软而亲切的痛，有一种暖暖的酸涩。

我生长在大巴山区的一个农民家
庭，家有兄弟姐妹4个。在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的农村经济条件下，能让家
中几个子女都上学的家庭为数并不是
很多，至少在我年少的记忆中，就有好
些童年的伙伴，上完小学就辍学了。

多年来，父母一直以自己的勤劳
和俭朴经营一家人吃饭、穿衣，以及供
我们姊妹兄弟几个上学。我从来没有
担忧过，每次开学的时候，父母用什么
手段凑齐我们的学费，让我们顺利报
名上学。

小的时候，我印象中父亲身体是
铁打的。为了养活一家老小，父亲背
着一副背夹，离开了家，走入离老家40
多公里外的一家煤矿做了“背二哥”，
每天背负着200多斤的煤爬行在10多
里崎岖山道上，每往返一趟能挣到1元
钱左右。

靠父亲在煤矿做“背二哥”，每年
积攒下一点零钱，存入信用社，留待我
们上学之用。父亲存折上的钱，存了
取，取了存，总数也没超过百儿八十
元。我知道，父亲的存折，存进去地不
是普通的钱，而是对家庭的责任，对儿
女的爱。

2016年，我送父亲去姐姐家，在老
家信用社给他办了一张卡，把他所有
的零零星星的存折都取现汇集到了那
张卡上，那是父亲一生中最后的财富，
一共5万多元，都是儿女们平常孝敬他
的零用钱攒下来的。

把卡交给姐姐的时候，父亲说他
还有一个存折在老家，是村里统一办
的，国家每个月养老补贴 75 块钱直
接打到卡上的。那年底，父亲回老
家，也没忘了到信用社查看一下他的
存折。养老金有几年没有支取了，看
上面一笔一笔的数字在增加，父亲就
感叹：还是共产党好，农民老了也有
退休金了。

如今，父亲去世一年了。真希望
时光能倒流，现在国家政策这么好，要
是父亲能多活几年，多享几年福，那该
是我们做儿女的福分啊。

父爱存折
◎ 任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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